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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晓东

本报记者 钟文

日资撤离中国还看不到慢下脚

步的迹象。 2015年初，在继松下、西铁

城两家企业先后关闭位于山东济南

和广东广州的生产工厂的同时，优衣

库、船井电机、歌乐等企业也纷纷在

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

中国的步伐。

近期，《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

中发现，日立旗下的两家软件设计公

司———华之樱信息系统（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樱）和日立（中

国）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

立信息）———也正在关停之中。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安倍经济学

引发的日资企业撤离浪潮。 由于日元

不断贬值，加之中国内地劳动力成本

不断上涨、税收优惠政策开始收窄等

多种因素叠加，日资企业竞争力逐渐

下降，在缺乏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的

情况下，只得被迫关门。

破产清算消息被指隐瞒

3 月 20 日， 位于上海市中江路

879 号天地软件园的华之樱大门紧

闭。 偌大的办公室一片狼藉，座椅横

七竖八，电脑零件、电线、纸张等随处

可见。

�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宣布公

司解散的。 ”在华之樱工作了十几年

的魏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在

去年 12 月 1 日办理了离职手续。 后

来同事告诉他，12 月 15 日，公司突然

间宣布清算公告，随后在几天内陆续

与全体员工签订完离职协议，并对员

工进行了赔偿。

魏舫告诉记者，从去年 4 月份开

始，华之樱就对他发难施压：一方面

是加大工作量， 迫使他超负荷的工

作；另一方面毫无理由的调整他的工

作岗位，并在单位及同事面前以及私

下无理由对他进行批评，使得他身心

遭遇巨大的伤害。 其间，公司多次暗

示他如果不能承受就主动辞职。 去年

12 月 1 日，魏舫与华之樱签订了离职

文件。

“华之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迫使

我主动离职，这样就不需要对我进行

补偿。 ”魏舫告诉记者，按照后来华之

樱的补偿方式，他可以拿到几十万元

的补偿款。

魏舫还回忆起一个细节：以前公

司的年终奖都是年后发，但是去年提

前两个月就发了，其实就是为了让员

工主动跳槽，当时有十几个同事拿到

奖金就跳槽了。

魏舫告诉记者，他已经向劳动部

门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他此前与

华之樱签订的《终止劳动合同协议

书》无效，并赔偿解除劳动关系的赔

偿金以及其他费用。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郭韧律师告诉记者，华之樱

向员工隐瞒即将破产清算的事实，对

重大的事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涉嫌

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日立中国总部在给记者的一份

文字回复中称，华之樱内部决定清算

后，公司立刻通知了员工，并基于《劳

动合同法》 第 36 条与所有员工签署

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所以并不存在

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情况。

公司还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

支付了高于法律标准的经济补偿，因

此在经济补偿方面也不存在任何问

题。

规避法律风险？

华之樱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是

由日立制作全额投资成立的日资（独

资）软件开发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对

日软件委托开发，系统维护、运行服

务，软件产品、软件包的开发及销售，

信息技术人员的培养及向日本企业

派遣技术人员。

在此次华之樱解散员工之中，成

立于 2012 年年初的华之樱南昌分公

司也未能幸免。

魏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

时设立南昌分公司，主要是从节约成

本角度考虑的，按照原计划，如果市

场好的话，公司有全部搬到南昌的想

法。

华之樱南昌分公司原员工薄乔

登告诉记者，去年 12 月份，公司也

是很突然地宣布清算。 大家最后接

受公司解约，一方面这是现实，企业

经营不下去了， 员工自然要解除合

同；另一方面是公司的补偿比较高，

都是按照“1.5N+2”的补偿标准，即

工龄月工资的 1.5 倍乘以年限再加

两个月的工资。 不过有员工认为，公

司之所以高额补偿员工， 是为了让

员工“闭嘴”。

郭韧告诉记者，华之樱这样做主

要是为了规避流程和法律风险。 她

说，华之樱是外商独资企业，按照中

国的相关法律，如果清算，必须向有

关部门申报，批准后才能出公告。 此

次华之樱是整体解除员工，如果当时

哪怕一个员工不同意，华之樱就必须

走清算程序，那么这个流程会拉得很

长，而且未必获得批准。 另外，清算需

要资产审计，还需也一大笔资金。

对于华之樱为何突然关停，华之

樱本部长王静告诉记者，主要是基于

对外包业务前景的考量，现在业务很

少，利润也不是很好，未来也没有很

好的发展空间。

日立中国总部在上述文字回复

中称，公司对员工支付高于法律标准

的经济补偿，为的是感谢员工对公司

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别的意图。此外，

公司在通知员工的做法上，也是事前

向上海市普陀区的主管部门进行咨

询并接受了指导，因此公司认为是合

理的。

安倍经济学加速日企撤离

事实上，不仅是华之樱，日立旗下

另一家企业———日立信息也关闭了。

《中国企业报》 记者赶到位于上

海市四川北路壹丰广场 18 楼的日立

信息，大门玻璃上贴着两份分别用中

文和日文书写的《告示》。《告示》写

道：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通

过了公司解散的股东会决议， 并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取得了上海市工

商管理部门发行的清算许可。2015 年

2 月 11 日开始不再接受新业务。落款

日期为 2015 年 2 月 11 日。

事实上， 早在今年 2 月 2 日，日

本 IT 商务信息周刊《BCN 周刊》刊文

指出， 日立制作所决定对日立信息

（简称 HISS）进行清算了，虽然具体日

期没定，但与中国相关部门的清算手

续已经开始。 文章还指出，作为日立

制作所的信息与通信系统部门面向

中国国内的 IT 事业展开的最大规模

的公司由此消亡。 清算的时候，HISS

的当地员工约 250 人全部解雇，从日

本派来的管理层员工约 20 人回日本

总公司，等待新的人事任命。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告

诉记者，目前很多员工不愿离开是条

件还没有谈妥。

《BCN 周刊》报道还指出，此次清

算的理由是业绩不好。 成立于 2002

年的 HISS，在上海、广州、深圳等 8 个

地方有分机构，主要提供硬件、软件、

系统构筑，IT 服务等 IT 整体解决方

案。 2013 年的销售额约为 4 亿元（日

元）。 但是，由于是亏损经营，日立制

作所判断继续事业已经没有前途了。

魏舫表示，实际上日本的信息企

业也加速到东南亚创建公司。 他分

析， 主要是受安倍经济学的影响，日

元贬值，汇率大幅降低，在这种阴霾

笼罩下，这些在外的日资企业已经获

利艰难。

公开数据显示，自 2012 年底的 1

美元兑换 79 日元左右，到 2014 年底

的 1 美元兑换 120 日元左右，日元汇

率贬值严重。

“日资在华企业工资 10年基本没

有增长。 ”魏舫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日

资在华企业人工工资一般为每个月

30 万日元左右，而现在依然是这个工

资，日资企业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

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

加速日元贬值， 推出宽松货币政策，

迫使海外日本企业在外无利可图，最

终把工厂搬迁到日本本土。

（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华之樱员

工均为化名）

安倍经济学阴霾下日企撤资样本

国内一线服装品牌的扩张， 无论从营销手段还是门店数

量增长，近两年一直被市场看好。 但值得警惕的是，在服装业

井喷式发展背后， 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渐渐让奢侈服饰变成

“皇帝的新装”。

一些奢侈服饰品牌亦不得不改变销售策略， 急速扩张后

的苦果渐渐呈现，奢侈服饰告别黄金年代或许就在眼前。

身份：新贵阶层之需

2011 年 4 月英国《卫报》曾报道，中国对高端时尚奢侈品

牌的爱好达到新高度。

据美国服饰经销商 Coach 统计，在中国高达 12 亿美元的

箱包市场上，男性消费比重占到 45%。

有数据显示，在奢侈服饰长长的消费名单中，更多的是来

自于中国的企业高管和企业家们，他们是中国的财富新贵。

无疑，那个年代曾是奢侈服饰的黄金年代。

据深圳某一线服装品牌北京区分公司销售督导于女士回

忆， 上世纪 90 年代奢侈服饰概念才被数家高端品牌引入国

内，但出乎意料的是，只占人口比例不足 2%的新贵阶层却在

20年内购买力百倍跃升，这批人撑起了全球 30%奢侈品市场。

有专家认为，2009 年之后， 奢侈服饰为人们粉饰出一个

让人欢喜雀跃的未来市场———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人数的不

断增加，至少在今后 20 年，这些新贵将消费掉世界奢侈服饰

的四成产量以上。

上述结论令中国一线品牌服饰商趋之若鹜———2010 年

之后，中国高端品牌服饰开始进入“大跃进”时代。

“北京每个大型商场、购物中心都有我们的品牌专营店。 ”

于女士说，“除此之外，还设有 vip 名品折扣店。 ”

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几乎一夜之间，北京城的每个

角落都能看到公司的服装 logo。“2014 年之前，作为国内服装

一线品牌，公司销售业绩节节攀升，各直营店每月收入均达到

130 余万元。 ”她说。

利润：加速扩张之欲

2012 年，美国棉花公司和美国国际棉花协会对中国消费

者调查的数据显示， 每月收入达到 925 美元或以上的中国高

收入人群每年花费 373 美元购买服饰。 中国高收入人群中的

男性消费者平均花费 329 美元购买服饰， 而女性消费者的花

费同样高于男性，平均消费 411 美元购买服饰。

对于以能源攫取利润的高收入人群来说， 展示自己功名

成就的想法不时迸发。但一个问题是，新贵阶层所在城市奢侈

服饰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因此，“组团”前往北京等大都市消费

开始见怪不怪。

于姓督导说：“2014 年之前，每个双休日，我们的品牌直

营店内便会出现操着内蒙古、山西或陕西口音的顾客。 ”

“老顾客甚至每个星期来一次，购买力绝对旺盛。 ”她感

叹，“一次购买四五万元服装和配饰是常有的事。 ”

“2014 年， 高额的利润已经让公司不满足于在北京新建

的购物中心开设直营店， 一些依靠能源成长起来的三线城市

成为扩张对象。 ”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利润冲动不仅仅是国内服饰一线品牌的悸动。 2010

年—2014 年，中国市场的崛起也让众多国际大牌辗转反侧。

数据显示， 从 2012 年开始， 意大利一线品牌 Prada 扩张了

260 家门店，分布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四个国

家。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背景下，奢侈服饰不仅在北上广深有

如雨后春笋出现，而且在二三线城市迅速扩张。“一夜醒来，城

市的角落到处都是奢侈服饰。 ”一位企业的负责人如是说。

市场分析师李平认为，相对 2014 年之后的冷静，奢侈服

饰市场扩张人头攒动的情景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疯狂追求

利润其实是一种代价。

反腐：市场衰退之源

数据显示，2014 年， 中国消费者在本土的奢侈品消费额

是 25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 这只是一个开始，与前些年疯

狂开设新店不同，奢侈服饰全线溃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Prada 集团公布的去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受到旗舰品牌

Prada 皮具产品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市场需求疲软的拖累，前三

个季度的总收入大跌 5.6%，利润则大跌 44%。

有媒体报道， 中国的反腐风暴是 Prada 亚太市场衰退的

关键原因之一，而这一地区销售额占品牌总比的 38%。

国际奢侈品牌尚且如此，国内一线服饰业绩衰退，无法独

善其身也就不足为奇。

于女士告诉记者，进入 2014 年之后，公司营收开始受到

重创， 各家直营店每月至少损失收入近 30 万元， 同比下降

30%。

然而，更加糟糕的局面开始显现，前些年快速扩张的恶果

由此发端。

国内一线服饰的处境更为艰难。由于急速扩张，面对奢侈

品牌业绩衰退的大气候，行业内开始主动或被动的转型，但也

由此造成各门店进行升级改造产生大量额外费用。

于女士坦承，没了一部分群体的支撑，如果以之前月入百

万元的销售业绩来看，销售确实受到影响。

更大问题在于， 国内一线品牌的消费群体一大部分依靠

崛起的企业新贵支撑，那为何反腐会影响奢侈服饰市场？

“政府主导的反腐倡廉可能催生支持财政紧缩的呼声，因

此，不买奢侈服饰或是企业家在具体行为上对反腐的支持。 ”

社会学家简易说。

反腐冲击波：

奢侈服饰疯狂扩张被套牢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实际上日资企业最早撤离是从

欧美开始。

在关闭上海工厂时，日本松下同

时决定将辐射北美市场的墨西哥电

视工厂在今年春季出售。 更早时候，

日本东芝宣布今年 3 月前将退出在

北美的电视业务的自主研发和销售，

将原有业务以品牌授权的方式交给

台湾企业运营。 今年 4月后东芝还将

从海外的电视自主开发生产制造销

售中全面撤出， 回归日本本土市场。

索尼则正在以北美为中心削减人员、

关闭直营门店。 夏普则于去年底结束

了在欧美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传统的优势正

在消失，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土地资

源、融资成本等优势逐渐消失，这些优

势的失去， 使得一些外资企业撤离中

国。但是，转移到东南亚未必就是最好

的出路。实际上，一些在东南亚设厂的

外企去了之后发现， 看起来条件都很

优惠，但生产之后才发现，产品配套能

力很差，依然要从中国进口。 他说，中

国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非常

完备，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产业配套、

产品配套、政策配套都非常完善。而一

些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法

律也不十分透明， 劳动力成本逐年上

升，优势并不十分明显。

“中国依然是外资的首选地。 ”宋

清辉认为，简单的关闭国外，包括中

国的工厂或者公司并不一定是首选，

如何通过创新的手段让企业适应所

在国的发展才是上策。

“2014 年日资企业的终止和减资

情况其实是比较平稳的，终止企业数

基本和 2013 年持平， 减资的企业数

下降了 3.2%，应该说日本企业对华投

资有进有出，并没有出现日资企业全

面退出的情况。 从今年 1月最新的数

据来看，日本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

增长 3.5%， 合同外资大幅度增长

46.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增长 3.2%。

这几个数据看起来，整体上日资企业

对华投资还是呈增长的趋势。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沈丹

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 1月，全国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2266 家，同比（比上年

同期）增长 31.8%；合同外资金额 33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2%；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139.2亿美元，同比增长 29.4%。

这其中， 金融服务业吸收外资大幅增

长。 1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91.8亿

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 66%，同

比增长 45.1%。高端制造业领域外商投

资活跃。 1月，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

资 39.5亿美元， 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

的比重为 28.4%，同比增长 13.9%。

日立中国总部回应本报称，本次

整合，是为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环境的

变化中，使日立的信息服务事业获得

更大成长，将经营资源的优化配置而

进行的。 日立的信息、通信系统事业

确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元贬值的

影响。 但是，根据预测中国的 IT 市场

到 2018 年为止都将有每年高达 9%

的增长， 日立也在以长远的视角，继

续强化事业、扩大销售。 中国 IT 市场

的需求，也正在从基础设置转向解决

方案， 日立也将根据市场的变化，进

行相应的体制变更。

纵深

本报记者 钟文

中国依然是外企投资首选

“日立系”企业接连清算关停，遣散中国员工方式引发法律争议

延伸

华之樱的指路牌还在，但公司已是人去屋空。 本报记者 钟文 /摄


